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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勇

红楼一梦道沧桑，世事由来皆无常。
富贵满堂莫能守，繁华一夜覆冰霜。
这里的“红楼”，不是指金陵的贾府，而

是指济南的刘家大院。
想当年，刘家大院占地七十余亩，由南至

北，有七进院，前、后两个花园。宅前有四十
亩正方形的荷塘，正中铺有自南向北宽广平整
的一条砂面通道，尽头是一座太湖石假山，绕
山石东西两侧而过始进庭院，荷塘北岸分列两
道砖砌花墙。

刘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且举一例：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济南有三辆美国造的流线型轿
车，两辆是韩复榘的，另一辆就是刘家的。

刘家大院的主人，就是第一个给济南带来
电灯的刘恩驻。

济南开埠后
最“亮”的“第一”

刘恩驻（1853年～1923年），一作刘恩柱，
字福航。祖籍沂水刘家店子（今属沂南县），
祖父和父亲皆为清朝官员，但他无意仕途，热
衷于西学“声光化电”。1899年，经山东巡抚
推荐，被任命为山东机器局总办。在管理过程
中，刘恩驻深感机与电不可分离，所以非常关
注电力的发展。

1905年，他投资27 . 9万银元，从德国购进了
两台42千瓦的发电机组，在院后街（今曲水
亭）建起了济南第一座电灯房。两台功率42千
瓦的发电机组，是个什么概念呢？若按点亮一
百瓦的灯泡计，其发电量最多只能带起840只电
灯泡。由于发电量有限，主要供巡抚衙门及附
近富商宅第照明之用，并在其周围院前、院后
街上安装了18盏路灯。这是轰动济南的一桩大
事。

在山东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办电灯房，
刘恩驻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青岛、潍坊也
有，但那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在济南开埠
后的众多“第一”中，他这个“第一”，无疑
是最“亮”的一个。

基于此，刘恩驻不仅得到了官府的嘉奖，
也得到了官府的支持。1908年，注入官股扩充
电灯房。到1911年，电灯照明区域已迅速扩展
到商埠和全城。

这期间，他在铜元局后街建起了刘家大
院，在东流水对面（今趵突泉北路路东）扩建
了新厂。刘恩驻也很快挣了个盆满钵满，其雄
厚的财力在一次展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914年6月，山东举办第一届物品展览会，
刘恩驻被聘为机器制作部评议员，他慨然掏出
500块现大洋，以最高额购得第1号入场券。500
块现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多少呢？大约7万元
钱。

别看刘恩驻拥有万贯家财，却只有一个儿
子：刘筱航。对于这个宝贝儿子，刘恩驻格外
宠爱，除在铜元局后街21号盖下一座豪宅外，
还为他娶了4位夫人，一妻三妾。

1919年，刘恩驻把原有60万元资产作为股
本，平分给儿子刘筱航和二女婿庄式如，另招
新股40万元，把电灯房改为“济南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长，二女婿庄式如任总
经理。

令刘恩驻没想到的是，四年之后，自己乐
极生悲而死。

1923年，刘恩驻过70大寿，他在济南八旗
会馆摆了一百多桌大宴宾客，并从北京请来孟
小冬（梅兰芳的第一位夫人）戏班，连唱大戏
三天。不料想，因过度疲劳而病倒，不久就去
世了。

授子以“鱼”，
不如授子以“渔”

刘恩驻去世后，他唯一的儿子刘筱航接任
董事长。按说，已经36岁的刘筱航应该好好执
掌家业，可他实在没这个能力。这一切，都怪
他的老爹刘恩驻。

由于刘恩驻对儿子过于溺爱，没有好好培
养，以至于刘筱航既无留学背景，也无电业知
识，更无管理经验，虽然挂着董事长的头衔，
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

在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对孩子成
长的培养上，作为业界精英的刘恩驻，比着同
城同时代的苗星垣（成通纱厂老板）、张启垣
（东元盛染厂老板）、郑章斐（亨得利钟表店

老板）差远了。
苗星垣不仅把弟弟苗海南送到英国留学，

培养成纺织专业人才，还把儿子苗永淼培养成
留美博士，把另一个儿子苗永瑞培养成中科院
院士。张启垣则把儿子张东木培养成东元盛优
秀的接班人。郑章斐把儿子郑哲敏培养成了中
国工程院院士。

而刘恩驻的儿子刘筱航呢？就是个“玩
主”。

刘筱航爱狗，养了十几条良种狗，一天要
吃十几斤牛肉，专门有一位用人驯养。有时候
狗不爱吃食，刘筱航就派用人到吉元楼买炒腰
花、炒肉片喂狗。一次，刘筱航带了几条狗去
青岛参加狗比赛。赛前，专门请了青岛市警察
局的驯犬官李丹秋给予调教。

192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刘筱航为
躲避战乱，委托好友林育均代他管理公司事
宜，自己携全家跑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多，
生活费全由总经理庄式如定时寄来。

刘筱航好摆阔，他的小汽车是天津上等
的，据说他在天津花了很多钱买了“1”号车
牌。天津金刚大吊桥落合时，只要他的车在
那，必是优先过的。这“谱”摆得也的确够大
的。

到了1932年左右，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
亏损严重，难以支撑。作为董事长的刘筱航却
超然物外，照样在天津吃喝玩乐。

这时，总经理庄式如不给他寄钱了，迫不
得已，刘筱航才带着全家返回济南。突然面对
破家破业，山穷水尽的他一筹莫展。

这时，老管家出面了：“少东家不用愁，
老爷在世时已经为你想到这一天了。他在后院

埋了几缸银元，并嘱咐我，将来不到少东家走
投无路时，不让我告诉你。”

刘筱航闻之大喜，全家人到后院北屋叩拜
老父在天之灵。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也是刘恩驻
家庭教育的误区：只知道授儿子以“鱼”，不
知道授儿子以“渔”。

这时，刘家与庄家矛盾已经激化，刘筱航
与庄式如对簿公堂。

要说这两家，可谓亲上加亲。电灯房初建
时，有一种说法是，刘恩驻与富商庄钰合资。
城市文化学者李耀曦先生“疑其（庄钰）即是
刘福航（刘恩驻）之娘舅，而为庄式如之
父”。

刘筱航借助父亲老友（又是股东）原湖北
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等关系，1934年
把庄家扳倒，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很难承担
公司大业，又不得不与庄家妥协。可见，有靠
山没本事照样不行。

经此波折，公司元气大伤。省政府主席韩
复榘以公司股东间纠葛迭起、电力日形衰微、
社会烦言丛生、公司不能自行整理等为由，于
同年12月派员接收，原董事会均不得过问公司
事务。

软弱无能的刘筱航既恼怒，又羞愧，却不
能言，心情郁闷。这时发现小便带血，经许多
名医检查，疑似膀胱有瘤子，劝其到北京协和
治疗，刘筱航怕开刀未去，病情逐渐加重。

1936年3月，刘筱航去世，年仅49岁。因刘
家是名门望族，韩复榘、杜月笙、宋哲元、何
思源等国内许多政要人物都发来唁电。

临死之前，刘筱航立下遗嘱，家产全由儿
子刘航荪继承。这一年，刘航荪12岁，他是在
爷爷刘恩驻去世的第二年（1924年）诞生的。

财富恰似过眼云，
无情最是东流水

刘航荪依然是独苗一根。这根独苗能撑起
刘家的大业吗？俗话说，从小看到老，让我们
先看看他小时候的表现。

刘航荪跟他父亲一样，从小娇生惯养，天
资不笨，却学业平平。那时，刘航荪在离家不
远的济南第二实验小学读书。由于常落课，父
亲干脆不让他去上学，给他请先生来家辅导，
但学习依然不好。

尽管学业平平，刘航荪却是玩耍的高手。
进德会（文体娱乐场所，经七路中段路南）、
大明湖、趵突泉、大观园、千佛山、小广寒
（济南第一家电影院，经三纬二路口）等都是
他常去的地方。

刘航荪会用气枪打鸟，还有一个令人惊奇
的特长，12岁就会开汽车，就是前面提到的那
辆美国造的流线型轿车。

父亲刘筱航死后，刘航荪母子俩地位一落
千丈。刘筱航立下的家产全由刘航荪继承的遗

嘱也成为一纸空文，只得到少量财产。刘航荪
说：“我们这边什么事也不会做，只好变卖家
产度日。”

母亲希望刘航荪好好念书，但他听不进
去，一放学就玩。1940年，家人安排他到天津达
文中学读书，他依然玩心不改，后辍学回济。

尽管那时刘家已败落，但是“破船还有三
千钉”，每月能收到电气公司股息钱，维持生
活没问题。

即使家里再有钱，坐吃山空也会花完。后
来，刘家的股票也卖光了。为了生计，刘航荪
经常到天津、北京姐姐家住，就这么一天一天
地混。

王耀武主政时期，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得知
电气公司创办人的后代，竟然破落到这等地
步，特批给刘家每月25袋子面。这样，日子还
可以。

刘航荪还想升官发财，于是去了南京，托
人找到父亲生前好友、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
严肃地对他说：“你既然奔着我来的，你想升
官发财不行，必须先当兵。”刘航荪遂打消了
这个念头。

回济南后，刘航荪又谋了一个社会救济性
质的工作，但刚干了半年又赶上精简机构，他
又被精简下来，于是又成了无业游民。

刘航荪说：“快到济南解放，我家已完全
败落了。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好歹岳母
一个远房的本家在经六路纬一路‘吉安里’有
一处房子借给我们住。”

那个东流水畔的刘家大院，对他们来说，
真的成了“东流水”。财富恰似过眼云，无情
最是东流水。

对比上面提到的苗家、张家、郑家后人，
让人不免感慨，那就是：积聚万贯家财，抵不
上读书有益。

如今的铜元局后街，已找不到刘家大院的
丝毫痕迹，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那首
词：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

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 沧桑齐鲁

1905年，刘恩驻投资27 . 9万银元，在院后街建起了济南第一座电灯房，主要供巡抚衙门及附近富商宅第照明，并在其周围院前、

院后街上安装了18盏路灯。这是轰动济南的一桩大事。在山东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办电灯房，刘恩驻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

东流水电灯房传奇

□ 于建勇

115年前的1904年，济南开埠，崛起西部新
区。一条大街，挑起新旧两城。这个大街，就
是普利街，一条400多米长的黄金通道，一段跌
宕起伏的百年传奇。

早先，这里是卖柴禾的地方，随着柴市的
发展，逐渐有人在这里建房居住，遂形成街
巷，取名“柴家巷”。它东起筐市街南口，西
至会仙桥。清朝咸丰年间，因修筑外城，西头
被圩子墙封死。

那时的济南古城，被内外两道城墙包围
着。柴家巷就夹在西部两道城墙之间。东边，
内城的尊贵，它沾不上边；西边，外城的繁
华，也没有它的份儿。

这条高墙内的小巷，一直在宁静中过着悠
悠岁月。直到济南开埠以后，这片宁静才被打

破，先是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后是传来市场的
喧嚣声。这一切，都来自西墙外的商埠。

1908年的一天，巷内的百姓突然被“咣
咣”的砸墙声所吸引。原来，官方派人在圩子
墙上辟开一道小门，取名普利门——— 普遍得利
之意。此后街随门名，柴家巷改称普利街，会
仙桥更名普利桥。

当时驻足观看的人们，绝对不会想到，这
道小门的开启，竟然开启了一个时代。

普利街上的老字号，
个个响当当

普利街，西接商埠的东西主干道经二路，
东经估衣市街（现共青团路），与内城西门泺
源门相通，成为往来于老城与商埠的交通要
道。一时间，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人气旺，财气旺。敏感的商人意识到巨大
的商机，纷纷来此建商号、作坊和宅院。其建
筑风格介于老城的传统与商埠的现代之间。那
些新兴的民族商业者所创办的店铺，吸收了商
埠区的建筑风格，拱廊、拱券等手法运用娴
熟，水刷石墙面、水磨石地面、钢结构等新技
术新材料广泛应用，沿街多为二层楼房，西式
风格。

想当年，普利街上的老字号，个个响当
当。

裕兴颜料商店隶属济南裕兴颜料股份公
司，该公司生产的煮青颜料，在二十世纪初取
代了中国传统的土靛和进口染料，行销近半个
中国几十年，成为山东乃至中国最早的大型化
学染料厂和经销商。因此业内有“中国硫化青
染料起源于山东”之说。

泰康食物店隶属泰康罐头食物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总部位于经二纬三路，1929年迁址上
海。在迁址前后，泰康公司已在青岛、汉口、
上海等地设了10个分公司。到上世纪三十年
代，公司产品一度远销中国香港、新加坡、菲
律宾、马尼拉及南洋群岛等地。

纽约钟表行是济南亨得利钟表行分号，由
浙江宁波人郑章斐所设。在济南期间，郑章斐
还在青岛、济宁、泰安等地创设了数家亨得利
分号。其上海总部1923年至1948年先后在天津、
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几十个大中
城市开设了70多个分店。

“草包包子铺”，因创始人张文汉性情木
讷外号“草包”而得名。以其包子皮薄、馅
多、味美、灌汤而闻名泉城，多次荣获济南市
“名优小吃”的称号。如今，走近朱红色漆成
的二层小楼 ,“山东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鲁菜名店”等牌匾格外醒目。

普华鞋店生产的礼服呢鞋声名远扬，产品
销售覆盖山东，外销河北、北京、天津。直到
2002年，北京的几个销售商还从普华鞋店进
货。老济南人有此一说：“戴帽就上永盛东，
穿鞋就快到普华。”

赞玉堂中药店自制的“膏丹丸散”，享誉
济南。在它的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同西药
房，如今发展成为济南药业集团。

厚德堂药店是天津厚德堂分号，自制的
“百草丹”专治各种妇科疾病，成为驰名全国
的妇科良药，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

治香楼百货店是济南百货业最有名气的老
字号之一。大生东百货店出售的海参、鲍鱼等
名贵海产品，以货真价廉而著称。

谦祥益绸缎店与瑞蚨祥齐名，北京著名的
“八大祥”之一，清末民初，在周村、任丘、
上海、济南、天津、烟台、苏州、汉口、青岛
等地开设绸布店20余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谦
祥益系统。

谦祥益与瑞蚨祥一直是激烈的竞争对手。
不过，两家的竞争主要在京津地区，在济南基
本相安无事。普利街上的谦祥益布店，专事批
发，主要用于接待各地谦祥益公务人员，凡路
经济南者可在此下榻，相当于现代的办事处、
招待所之类。

在普利街，尽管谦祥益与瑞蚨祥两家并没
有直接交手，不过，瑞蚨祥还是在普利街扶持
了一家同行，它就是鸿祥永布店。此举意味深
长。

鸿祥永布店位于普利街西首路南，为普利
街最大的铺号之一，是章丘明水马锡田1912年
开设。他的开业，得到了瑞蚨祥老板孟洛川的
帮助，后来成为济南绸布业五大家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利街周边已是商家
云集，店铺林立，寸土寸金，实为流金淌银之
地。木讷那时的普利街，相当于现在的泉城
路，在全省名气大得很，以至于连王耀武也不
得不借助它的名气。

1948年9月底，济南战役后，化装逃跑的王
耀武在寿光境内被抓，谎称自己是“在普利街
开馆子”的商人，没想到前额上那道白印暴露
了自己的军官身份。因为只有长期戴大盖帽的
军官，才会留下那道一时难以消除的印痕。普
利街的名气到底没能保住自己。

“柴市归来日又斜，
蔡姬迟暮倍堪嗟”

如今，普利街名气不再，辉煌不再。昔日
店铺林立、人流如织之地，现在已经变得“门
前冷落鞍马稀”。

普利街的衰落，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估衣市街拓宽后，改名共青团路，双向六
车道，自此成为内城通向商埠的主要干道之
一。

普利街人少了，生意也就淡了，商铺也就
撤了。

普利街遭遇的第二次变故，就是2010年开
始的拆迁，大街南面全部清理，片瓦不留。

在这一拆迁区，还有一座德式风格的老建
筑。据考证，它可能与民国初年的济南电话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日军占领济南期间，一度作
为日本特务机构“凤凰公馆”。为保护这栋历
史建筑免于毁损，山东建筑大学将其在新校区
异地重建，也算做了一桩善事。

如今，普利街只剩北面半条街。这半条街
上，只剩下草包包子铺和普华鞋店两个老店。
草包包子铺依然红红火火，普华鞋店早已风光
不再，希望产品“普销中华”的梦想，现在看
来已遥不可及。

繁华过后，终成一梦。这似乎是普利街大
多数老字号及其主人的共同命运。

1948年9月下旬，济南刚刚解放，国民党
飞机的炸弹掀翻了相邻的泰康食物店的山
墙，山墙倾倒，砸向草包包子铺。很不幸，
草包包子铺创始人张文汉一家五口及其内兄
全部死亡，幸存者仅其妻一人，后生一遗腹
子。

而把普华鞋店推向顶峰的崔振峰，1956年
公私合营后被关进监狱，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初才得以平反。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普华
鞋店开始走下坡路。1998年工厂停产。1999年崔
振峰去世的时候，鞋厂连500元的丧葬费也无力
承担……

普利街上还有一位值得追念的人，他便是
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攀龙。李攀龙死后，家道中
落，爱妾蔡姬、卢氏及儿媳冯氏在柴家巷居
住，靠卖饼艰难度日。

明末诗人王象春感叹：“荒草深埋一代
文，蔡姬典尽旧罗裙。可怜半天峨嵋雪，空自
颓楼冷暮云。”清代诗人董芸也曾有诗道：
“柴市归来日又斜，蔡姬迟暮倍堪嗟。罗裙典
尽红颜老，断肠西郊卖饼家。”

“颓楼冷暮云”“迟暮倍堪嗟”，像极了
普利街的命运。难道这就是普利街和普利街上
那些老字号的宿命？

如今的普利街，高楼林立，旧迹难寻。

■ 地名故事

早先，这里是卖柴禾的地方，随着柴市的发展，逐渐有人在这里建房居住，遂形成街巷，取名“柴家巷”。1908年，官方派人在圩子墙上

辟开一道小门，取名普利门——— 普遍得利之意。此后街随门名，柴家巷改称普利街，会仙桥更名普利桥。

济南普利街：黄金走廊老字号多

刘恩驻

济南第一座电灯房

民国初期的普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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